
第一章

北市，六月的第一個週末，夜幕低垂，滿城霓虹。

「藍夜」是一間頂級私人招待所，隱身於東區的一棟豪宅大樓內，共有三層樓，

一樓是私人餐廳附設廚房，二樓是玩樂區，分為半開放式包廂與私人包廂，半開

放式包廂有吧檯、舞池、撞球桌等，可容納數十人玩樂，三樓是供客人休憩的房

間。

今晚藍夜最大的 VIP 齊宇豪，再次在此設宴款待大客戶，至少他對外是如此宣稱

的。

齊宇豪今年三十三歲，是全台最大的娛樂公司瑞星娛樂的負責人，亦是公認的瑞

榮集團太子爺。

瑞榮集團是享譽全球的國際企業，最主要的事業體是科技業，創辦人齊正坤是齊

宇豪的叔公。齊正坤於三個多月前病逝，之後，業界便不斷傳出齊家二、三代爭

奪瑞榮集團的經營權與高層人事即將異動的消息。

「來來來，我幫大家介紹一下，他就是我的堂弟齊劭行。」私人包廂裡，坐在沙

發上的齊宇豪熱情地招呼著，卻沒有站起來的意思，也沒有請堂弟坐下的意思，

「劭行，這位是王董、這位是吳董、這位是劉董，這三位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也

不要見外。」

齊宇豪口中的三個董，其實是他的小跟班。

這事只要是瑞星娛樂的員工都知道，而早已被自家堂哥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又

幾乎認定自己是來赴一場鴻門宴的齊劭行，當然也不會不知曉。

「王董、吳董、劉董。」站在桌子前方的齊劭行對幾人一一點頭問候，賣堂哥一

個面子說說場面話。

「豪哥，認識你這麼久，怎麼都沒聽說過你有一個堂弟啊，而且還這麼大了，三

十有了吧？」雖然還搞不太清楚狀況，但身為三人之中最有眼色的那個，坐在齊

宇豪右側的王俊彥還是搶在第一時間跳出來為齊宇豪助威。

「今年剛好三十，之前都住在國外，我叔公過世就找回來了。」齊宇豪故意說得

曖曖昧昧，存心讓不解內情的三人誤會齊劭行是齊懷德的私生子。

王俊彥等三人果然沒讓他失望，他們立刻就認定今晚是齊宇豪為處置這個不長眼

的私生子，所精心設計的一場鴻門宴。

於是坐在齊宇豪左手邊的吳柏鴻，虛偽的笑臉瞬間變成一張不屑的笑臉，他原本

想說的話，自然也重新洗牌，「這樣啊，那豪哥你也太大方了，這才剛過了齊老

爺子的百日，你就帶他出來見人了。」

齊宇豪端出一副「捨我其誰」的模樣，「既然都回來了，我作為人家唯一的兄長，

總是要多多照顧。」

「齊少。」坐在吳柏鴻旁邊的劉志宏輕蔑地接口，「豪哥這麼照顧你，你還不快

過來敬豪哥一杯？」

齊劭行在心頭冷笑，考慮著要不要再做一下場面，迷惑一下齊宇豪，然而齊劭行

能忍，有人卻不能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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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站在包廂門口的葉盛行倏然過來，「讓人口出狂言，就是所謂的照顧？」 
「幹什麼、幹什麼？」聞言，齊宇豪不快地大聲斥喝，「這裡有你這條狗說話的

分嗎，還不快給我滾回去看門？」 
「堂哥！」齊劭行冷喊，眼底寒光一閃。 
「怎麼？」齊宇豪挑釁地抬起下巴，「你養的狗我不能管嗎？」 
齊劭行冷聲說：「盛安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更是他的好朋友、好兄弟。 
齊宇豪冷嗤一聲，「不過就是個下人的兒子，虧你還成天把他捧在手心裡當成寶。」 
這討人厭的兔崽子從小就這樣，分分秒秒疼這個小他兩個月的葉盛安，疼得跟養

童養媳似的，簡直有病。 
王俊彥再次第一個跳出來幫腔，「喲，這是什麼世界啊，狗都能明目張膽地跳起

來咬主人了？」 
劉志宏附和，「就是說啊，齊少，你這條狗真沒教養。」 
不想再聽那些賤言賤語，齊劭行踏上前一步堵住劉志宏張開的賤嘴，繼而彎下腰

為自己倒了一杯酒，最後再用雙手舉起酒杯，「堂哥，謝謝你今天的照顧，我敬

你。」 
齊宇豪卻不動，「我不想再看到那條狗，叫他馬上給我滾出藍夜。」 
還不到撕破臉的時候，齊劭行微微地側過頭，示意葉盛安離開。 
「少爺！」葉盛安不認同地喊。 
儘管齊劭行料中這是一場鴻門宴，他們也已做了萬全的準備……但不怕一萬只怕

萬一，如果齊劭行的病情被發現，只怕會重蹈覆轍。 
齊劭行因故罹患恐女症超過十八年，他出國念書其實是治病的幌子，這件事目前

除了醫治他的國內外心理醫生外，就只有他的父母、管家葉長生、何秀燕和葉盛

安一家三口，以及保護他的八名保鑣知曉。 
經過治療，齊劭行在很多年前便已可容許他的母親宋蘭心和他的奶媽何秀燕的觸

碰，但宋蘭心和何秀燕都不希望帶給他一丁點兒不舒服，所以她們一直很克制自

己，每回見到他，除非他主動，否則她們都會與他保持著他最舒適的距離。 
見葉盛安遲遲不動作，齊劭行不得不再次嚴肅下令，「不要再讓堂少爺不開心。」 
他知道盛安在擔心什麼，但這是他遲早都必須面對的事，既然他選擇回來了，他

就不會再逃避。 
葉盛安緊緊握住拳頭，想繼續違抗命令卻無法，因為他深知只要自己說錯一個字

或做錯一個動作，就非常有可能導致齊劭行的恐女症被齊宇豪發現，那麼他就真

的會成為害齊劭行失去瑞榮集團的劊子手了。 
「是。」說完，他轉身大步離開包廂，想著他得快些派個人過來接替自己的位置。 
「這就對了，我們才是一家人嘛。」給足了下馬威，齊宇豪這才滿意地拿起酒一

口飲盡並且賜坐，「劭行，你還站著做什麼？快坐下來啊。」 
放下空酒杯，齊劭行選了較接近門口的那張無人沙發坐下。 
「豪哥，是不是該打電話給小周，叫他帶人進來了？」吳柏鴻很巴結地問道，齊

宇豪安排的女人可不是普通的陪酒小姐，她們每一個都是在電視上亮過相的明星、

Cr
esc
en
t



網紅、模特兒。 
齊劭行靜靜聽著，在腦內找出對應的資料，小周指的應該是周智堯，今年三十歲，

號稱瑞星娛樂經紀部的一哥與齊宇豪最重要的心腹。 
齊宇豪笑笑，「你啊，每次都那麼猴急，打。」 
「是。」話落，吳柏鴻隨之拿出手機撥出電話。 
「豪哥，她……」劉志宏萬分期待地喊。 
「有啦、有啦，今晚一定包你滿意，不過你也給我長進一點，那麼多年輕又漂亮

的美人兒，你偏偏就要挑那個又老又不識相的。」齊宇豪嘴上這麼說，心裡卻想

著，哼，他就不相信，過了今晚，冉冉還敢給他拿喬？如果她敢再拿喬，那就別

怪他不懂得憐香惜玉，連最後陳製作的那條生路都不留給她了。 
「她才二十五歲哪有老？」劉志宏小小聲地反駁，再說，她看起來很幼齒，一點

兒也不輸那些十七、八歲的小模。 
「拜託，在這個圈子，二十五就算老蚌了，你……」見齊劭行站起來，王俊彥轉

口道：「齊少，你要去哪裡？」 
「抽煙。」齊劭行說完就走，這是他預想中的狀況之一，他自是要先行閃過，以

避免可能發生的危機。 
王俊彥詢問地說：「豪哥？」 
齊宇豪看了門口一眼，「不用理他，咱們喝酒。」 
 
 
周智堯正帶著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又火辣的藝人走出電梯，走在最後頭的冉冉和

鄧佳琪顯得十分格格不入，尤其是冉冉，她今日依舊是一身清新簡單的裝扮，整

齊的丸子頭、乾淨的嬌容、白短Ｔ、黑牛仔長褲、白布鞋和一個黑色小布包。 
並不是因為猜測今天的飯局有問題而刻意不打扮，而是她雖然缺錢卻也沒想過要

找個金主，從來不為這類場合打扮。 
鄧佳琪今年二十七歲，是瑞星娛樂的經紀人，今天依然維持著她入行後一貫的裝

束，俏麗短髮、淡雅妝容、俐落的深色長褲套裝和高跟鞋，看起來相當精明幹練。 
冉冉是她相中的第一個，也是手中唯一的藝人，而今五年過去，兩人的事業雖還

徘徊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階段，可兩人的情誼已深濃到宛如親

姊妹。 
冉冉今年二十五歲，是個孤兒，但這並不代表她沒有一個溫馨可愛的家。 
只是這個溫馨可愛的家太脆弱了，完全禁不起碰撞，是以除非萬不得已，她不會

讓人知曉這個祕密，她身邊目前只有已被她視為家人的鄧佳琪知悉。 
按照鄧佳琪的說法，她是一個天生的演員。 
缺錢照料家裡的冉冉因此走進了演藝圈，可一個藝人要成名談何容易？尤其是在

自己的背景不夠力、經紀公司又不肯栽培的狀況下。 
所以冉冉還是保留了她原來街頭畫家的工作，但她會戴上口罩以及在她擺放的素

描自畫像下方標註著「素描五百、加框五百」的地方，再標註「謝絕排隊、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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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拍」的注意事項，以免影響到她的演藝工作。 
五年前，冉冉就是在淡水擺攤為人作畫時，被前去那兒遊玩的鄧佳琪挖掘的，甚

至今天還趁著拍戲的空檔到淡水擺攤畫畫賺外快——她目前正在拍攝一部古裝

網劇《無顏》，故事是講述將軍的女兒無顏，重生後為家族復仇，她飾演左半邊

臉有一個大胎記的女主無顏。 
預感不太好，鄧佳琪趁周智堯不注意，把冉冉往反方向拉，直到露台前方才停下，

露台的其中一扇落地窗是開著的。 
「冉冉，我感覺怪怪的，我看妳還是別去了。」鄧佳琪難掩擔憂，真的很討厭演

藝圈的這種潛規則，若非她確定冉冉有足夠的能力保護自己，她早就帶著冉冉跳

槽到別家經紀公司了，才不會聽冉冉的屈服於齊宇豪的淫威呢。 
冉冉是這麼說服她的—— 
以她們的情況跳槽只是多此一舉，她沒有出色的作品，也早早因為齊宇豪的原因

接不到什麼好通告，換一家公司，對方發現這種情況也不會投資她，局面無疑不

會改變，她才不幹那種浪費時間的事。 
在她的字典裡，時間等於金錢，而她什麼都不缺就缺錢。 
何況，齊宇豪是什麼人，又是什麼個性？她們跳槽等於自尋死路，她百分之百相

信，齊宇豪肯定會一秒讓她們恨不得永遠離開演藝圈。 
「可是我餓了。」冉冉儘量說得委婉，努力遵照著她敬愛的經紀人大人的命令，

改進她天生毒舌、天生沒心沒肺。 
這女人，簡直是死性不改！鄧佳琪第Ｎ度氣到直想揍扁她，「餓妳個大頭鬼啦餓，

肚子有比名節重要嗎？」 
鄧佳琪愈想愈不對勁，「周哥這次帶來的都是十幾歲的小明星，只有妳不一樣，

妳肯定被那個大客戶點名了。」 
經紀人分明是在警告她，冉冉卻覺得她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佳琪姊，我知道妳

是我的經紀人所以看我哪裡都好，但按照妳的說法，我應該是勉強被抓來湊數的

才更對吧？」 
今晚的飯局狀況很清楚，就是大客戶想吃臉蛋好、身材更好的嫩妹，而她別說做

陪了，連當陪侍的丫鬟都不及格。 
鄧佳琪被噎了一下，想反駁，但她的手機鈴聲響起，她拿出手機一看，是周智堯

打來的。 
她快快接聽，「是，周哥，冉冉說她抽根煙就過去……好，我會催她快點，周哥

放心。」切斷手機，見冉冉往露台外移動，她不解地問道：「妳幹麼？」 
冉冉一臉的不以為然，「妳不是說我去抽煙嗎？」 
鄧佳琪又被噎了一下，「不是，我每一次用這個藉口，妳每一次都當真是怎麼回

事？」 
冉冉無辜，她沒當真啊，問題是—— 
「我不裝一下，被周哥發現我們誆他怎麼辦？」 
想到周智堯那個人有多虎假虎威、小肚雞腸，鄧佳琪沒話說了，「妳有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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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一聽，鄧佳琪就知道她又要去抽霸王煙了。 
「妳吃飽就閃。」她鄭重交代，就怕哪個大爺又喝醉酒大撒幣，迷得這個愛錢鬼

又樂不思蜀。 
雖然鄧佳琪總愛罵冉冉是愛錢鬼、小氣鬼，但這五年多來，她們可以說是相依為

命，她怎麼會不知道冉冉不是真的那麼愛錢，也不是真的那麼小氣，而是冉冉背

後有十幾口人要養，再加上不久前冉冉又接到家裡的電話，說房東要賣房子，請

他們租約到期後搬家，所以冉冉現在才會更急著賺錢、存錢。 
「嗯。」冉冉虛應，又道：「妳再說周哥又要打來了。」 
雖然還是很不安，但鄧佳琪也只能放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妳萬事小心，

感覺不對就趕快溜，溜不掉就馬上打給我，還有妳後天收……」 
「知道、知道。」冉冉受不了地打斷，「我們最晚明天晚上回劇組，我不會忘記。」 
鄧佳琪無奈地說：「那我走嘍。」 
「快走不送。」 
鄧佳琪三步一回頭，真的好擔心冉冉會陰溝裡翻船，被今晚的大客戶吃掉。 
直到看不見鄧佳琪的身影，冉冉才踏上露台。 
露台很大、很美，問題是，一個人影也沒有。 
這下要怎麼沾上煙味？ 
冉冉才這麼想著，便聽到「噹」的一聲，她登時依循著聲音的方向轉頭望去，最

終在牆角找到一個被陰影完全籠罩住的男人，沒有多想，她轉身走向那個男人。 
「先生，可以請我抽一根煙嗎？」她停下腳步淺笑著問，習慣性地與陌生人保持

三大步可攻可守的距離。 
齊劭行一手拿著一根煙，一手拿著一個名牌打火機，正準備點煙，「只剩下這根。」 
他語氣很平淡，眼神卻有一點微妙，他剛剛來不及關上露台的落地窗，所以被迫

聽了壁腳，更沒想到的是對方會跑來找他討煙。 
通常遇到這種情況，對方都會很紳士地把煙讓給她，冉冉認為眼前的男人應該也

是如此，沒想到他竟然無動於衷，還當著她的面把煙點著。 
這是挑釁嗎？冉冉故意直直地盯著男人看，存心讓他抽不下去，可看著看著她不

免觀察起對方，一身的貴氣不用說，他穿著一套三件式的深色西服，身高約莫一

百八十五公分，身材……八個字，穿衣顯瘦、脫衣有肉，黑色皮鞋擦得啵兒亮，

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劍眉、星眸、挺鼻、薄唇，五官比例近乎完美。 
嗯，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男主，而以她熱愛的耽美小說來說，他應當歸類為禁慾

系高冷霸總攻，就不知道他身邊有沒有一個溫柔萬能助理美人受？ 
冉冉已經在腦海裡勾勒起這本小說的封面了。 
她在看什麼？或者，她在等什麼？ 
齊劭行默默地抽著煙，不禁回想起他剛剛偷聽到的那段對話，如果他猜想得無誤，

這個叫冉冉的女子，就是劉志宏今晚要獵艷的目標，不過以藝人身分來說，她似

乎太不稱職了，竟然這樣毫無打扮地就來了，還有她那雙清澈透亮的眼睛，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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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眼睛太唬人了，誰能料想得到她就只是來蹭一頓飯的？ 
憑良心說，以她的外在條件，她確實有做一個藝人的本錢，可若不是他事先偷聽

到那段對話，他絕對會被她的外表騙到，以為她只是一個來這兒端盤子打工賺學

費的大學新鮮人。 
想到這裡，最後一口煙也抽完了，齊劭行收回心思把煙捻熄，再把煙蒂丟進垃圾

桶。 
沒有多作停留，齊劭行轉頭就走，卻在經過冉冉的前方時，停了下來，「要嗎？」 
眼看著男人從懷裡掏出一包全新的香煙，冉冉感覺自己又被他耍了，不想要，但

她跟什麼都可以過不去，就是絕對不會跟鈔票過不去，於是她飛快地衝過去搶，

不讓他再有第二次戲耍自己的機會。 
沒想到她會用搶的，被她手指擦過的齊劭行臉色大變地彈開手，同時倒退了好幾

大步，然而下一秒意識到什麼，他不可置信地瞪著她，這女人居然……他竟然沒

有…… 
反應這麼大？冉冉挑了挑眉，他有潔癖，還是厭煩女人？還嚴重到連一根手指被

別人碰到都受不了的地步？她突然有種扳回一城的感覺。 
「謝謝你的香煙。」她笑咪咪地揚了揚香煙說，作勢欲送上一個致謝吻，等著他

落荒而逃，而他果真落荒而逃了。 
「哈哈哈……」耍人者人恆耍之，冉冉得意洋洋地笑出聲音，拆開香煙想抽一根

時，才想到自己沒有打火機。 
可惡！那個可惡的傢伙！她暗罵，惡狠狠地瞪向齊劭行離去的方向，萬萬沒想到

自己竟一時失察又被他擺了一道。 
算了，二手煙也是煙，她身上有煙味就行。 
火氣來得急、去得也快，冉冉把香煙放進包包，然後讓自己進入「工作」狀態，

才離開露台走往包廂。 
入行五年多，冉冉已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生存之道，簡單來說，只要是遇到有違她

心性或原則的事，例如眼下這個飯局，她就把它當成一場戲來演。 
包廂到，冉冉像以往那般想先悄悄地混進去蹭頓飯再說，不料，她才剛剛進入包

廂，連門都還來不及關上，便聽見—— 
「冉冉，快過來，劉董等妳很久了。」站在一旁等著為老闆服務的周智堯大聲喊

道，同時用眼神示意坐在劉志宏右手邊的那位紅衣小模林妍君讓出位子。 
此刻除了齊劭行，包廂裡的座位皆做了變動，ㄇ字形沙發中間由左至右坐著劉志

宏、王俊彥與吳柏鴻，三人之間穿插著四名小模，齊宇豪則是左右各擁著兩個小

模，坐在齊劭行的正對面。 
劉董，那個大客戶姓劉？冉冉關上門猜測著，誰知她一轉身就看見齊劭行，她剛

剛降下來的火氣，頓時又一股腦兒地騰升上來。 
是他？原來他就是老闆今天要宴請的大客戶。 
「冉冉，妳還呆呆地杵在那裡做什麼？快點過來啊。」周智堯催促。 
冉冉點頭，依照周智堯的指示走向劉志宏，這才曉得自己想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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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忍不住偷瞄了齊劭行一眼，瞧瞧，人家都是左擁右抱，只有他，兩邊乾乾淨淨，

他該不會真的是一個有潔癖的攻吧？ 
想法剛落，冉冉立即推翻。 
不對，如果他喜歡的是同性，齊宇豪不可能不投其所好，所以他應該只是單純有

很嚴重的潔癖而已……不過，是她太敏感了嗎，怎麼感覺他和齊宇豪之間好似有

點火藥味？ 
眼看著冉冉從自己的面前經過，齊劭行真的好想伸手搶人，因為他適才在露台那

兒下意識逃跑之後，就迫切地想確認她是不是就是心理醫生說的那個能夠治好他

的女人。 
三個多月前，齊劭行因祖父病重返國後，繼續接受他的第一個心理醫生張文偉的

治療，而他前幾天又去醫院複診時，張文偉告訴他，自己已沒有能力再醫治他，

他可以不必再回診了，最後對他說的是心病還須心藥醫，或許女人亦是他的解藥。 
女人？齊劭行當下就想，是指當年綁架他的那個變態？還是當年拯救他的那個小

天使？抑或是一個讓他心動的女子？也或許他統統猜錯了，其實這只是張文偉給

他的一個希望而已。 
而冉冉的出現，還有他們倆無意中接觸後的反應，無疑是劑強心針。 
但是他知道他不可以著急，不只如此，他還不能露出任何破綻，以免父親清理門

戶的計畫功虧一簣。 
「來。」等冉冉坐定位，周智堯立時遞上一杯酒，「先敬劉董一杯陪罪。」 
「是。」冉冉連忙收回游離的心神，笑吟吟地接過周智堯遞來的那杯酒，非常有

經驗地飾演著陪酒小姐，「劉董，不好意思，我遲到了，我敬您。」 
「沒事、沒事。」劉志宏與她碰杯，而後一邊乾杯，一邊盯著她喝酒。 
鄧佳琪的提醒言猶在耳，冉冉原本想假裝喝一口，不料，坐在她另一邊的林妍君

卻狀似玩開了，一把抓住她的手把酒往她嘴裡灌。 
「冉冉姊，快，一口氣喝完。」林妍君笑嘻嘻地又說：「豪哥說了，妳遲到，還

要再罰三杯。」 
被強灌酒的冉冉，花了好大的力氣才控制住自己沒一腳把身前的小身板踹飛，對

方的舉動讓她幾乎可以確定那杯酒有問題，因為這是她自參加齊宇豪的飯局以來

從未發生過的事件。 
然而酒已入喉，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她也只能見機行事。 
冉冉放下酒杯，臨危不亂地撕開一條濕紙巾擦擦唇邊的酒液，打算先賴掉三杯罰

酒，再從長計議。 
「劉董，我還沒吃飯，剩下的三杯我可不可以吃飽再喝？」她放下濕紙巾撒嬌著，

笑意盈盈。 
「可以、可以，當然可以。」見冉冉已喝下那杯加料的威士忌，劉志宏興奮不已

地輕拍著她的大腿說，然後他的手就順理成章地黏在她的大腿上了。 
「謝謝劉董。」冉冉很有技巧地推開那隻鹹豬手，傾身取來一份新的餐具大快朵

頤，同時暗思著脫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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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宏也不急在這一時半刻，他色迷迷地攬著坐在他另一邊的紫衣小模，湊到她

耳邊說悄悄話。 
齊劭行維持著一貫的冷漠看著眼前的紙醉金迷，心裡十分不齒，儘管他沒有看見

下藥的過程，但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他也懷疑冉冉可能已經發現自己被下藥了，

所以他更加不明白，她怎麼還有心情大吃大喝？ 
才剛吃個三分飽，冉冉就發覺自己的身體不對勁了，不只頭暈目眩，身體還發燙，

她不由得拉了拉領口散熱。 
怎麼辦？她現在該怎麼辦？她該怎麼在不害到佳琪姊的狀況下，全身而退？ 
劉志宏見狀假意關心道：「冉冉，妳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要不要我送妳去房

間休息一下？」 
「謝謝劉董，我沒事，我只是有點熱，我去洗把臉。」說完，冉冉想站起來，卻

發覺自己竟然使不出什麼力氣來。 
劉志宏更是喜上眉梢，「瞧，妳都站不起來了，還是我送妳去房間休息一下吧。」

說著，他便要扶起冉冉。 
冉冉再次推卻著，「真的不用，劉董，我……」 
「哎呀，冉冉姊，妳就別硬撐了，就讓劉董送妳去房間休息吧。」林妍君不只幫

腔還幫手。 
「對啊、對啊。」眾女嬌聲附和，「冉冉姊，妳就……」 
四面楚歌，冉冉只得暗暗用眼神向齊劭行求救——這男的跟齊宇豪顯然不是一夥，

她只能賭一把。 
但冉冉很快就失望了，他依然像剛剛在露台時那樣，完全無動於衷。 
然而齊劭行並不是像冉冉所想的那樣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實際上他非常想救她，

只是他因著自己的病有所顧慮。 
搶人事小，就怕在露台上他對她沒有排斥現象只是錯覺，最後還是陷入恐慌，人

沒救到，自己也沒辦法脫身。 
哈了好久的小美人終於入懷，劉志宏自然而然地半抱著冉冉往包廂門走，經過齊

劭行身邊。 
冉冉絕望了，可還沒有放棄，她算準距離與時機，假裝腳步不穩，撲進齊劭行的

懷裡。 
「求你幫我。」她貼著他的耳朵細聲說，同時使出吃奶的力氣緊緊抱住他的脖子。 
沒有，真的沒有，真的完全沒有任何噁心想吐的感覺，也沒有任何要發病的跡象，

他終於……他終於康復了！ 
齊劭行在內心激動地吶喊，感覺自己的心都在發抖了，可當他的眼角餘光觸及了

那群女藝人時又冷靜下來了。 
沒有，他並沒有康復，因為他光用想像的就受不了，更何況是讓那些女人真實的

觸碰，現在只能說懷裡的她是特別的……沒關係，只要有她在，他相信他終有一

天會康復的。 
感受到一隻強而有力的手臂環上自己的腰間，冉冉知道自己得救了，她萬般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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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餘，意志力也疾速被藥力控制，進而擊碎。 
見冉冉像發春似地在齊劭行身上不停磨蹭，劉志宏忙不迭想把她拉起來，卻被齊

劭行一手揮開。 
他頓時臉色大變，「齊少？」 
齊少？意識不清的冉冉，隱約捕捉到這兩個字，原來他也姓齊。 
齊劭行不理會劉志宏，抬眸直望著齊宇豪，要把人帶走的意圖很明顯。 
原來齊劭行好這口啊？原來他也不是真的那麼清高嘛…… 
因遲遲突破不了齊劭行的防線而煩悶已久的齊宇豪，感覺自己抓到把柄，頓時心

情大好，但又故意吊了一下齊劭行的胃口才開口道：「小周。」 
「是。」周智堯快快踏上前，「齊少，請跟我來。」 
「謝謝堂哥。」齊劭行適時地賣好，說完之後直接橫抱起冉冉，隨著周智堯走出

包廂。 
可惜此刻的冉冉已沉沉墜入慾海，對外界發生的事已毫無感知，否則，她就能及

時得知齊劭行究竟是何方神聖了。 
眼睜睜地看著到口的小美人飛了，色慾熏心的劉志宏哪裡還記得尊敬兩個字怎麼

寫，他氣沖沖地瞪向齊宇豪，「豪哥，說好……」 
「有了第一次，還怕沒有第二次嗎？」齊宇豪的聲音壓過他的，讓他閉嘴之後又

道：「如果你不介意穿我堂弟穿過的破鞋，我明天就幫你安排。」 
劉志宏本來是不介意的，但聽齊宇豪這麼說便倒胃口了，也發覺自己逾矩了，他

連忙彎下腰陪笑臉，「不用了，謝謝豪哥。」 
「這就對了，我怎麼會虧待你呢？」齊宇豪接著轉向林妍君說：「小君，表現得

非常好，豪哥有賞。」 
林妍君嬌聲說：「謝謝豪哥。」 
「今晚再好好伺候劉董，豪哥再賞。」 
「是。」想到那個在場藝人都在搶的手遊廣告有九成九是自己的了，林妍君更是

樂得眉開眼笑，快快起身迎向劉志宏，「劉董，我們來划拳，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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